本檔案未經整理
費肋孟書價值何在？                                                         柯成林

一、導論

這封信有其特點，這是保祿書信中最短的一封（25節），也是他親筆寫的（見19節解釋）。按照某些聖經學者的意見這是保祿信中唯一的私人信件，但這一點並不甚明顯。

從信的形式來看，它與保祿其他的書信毫無差別。信的開端有寫信者（保祿與附加的弟茂德）的名字，和收信者的名字，以及祝福詞（1~3節）。此外按照他的習慣也加有謝恩詞（4~7節）。重視費肋孟愛德的第7節，已在預備中心部分（8~22節）：為逃奴敖乃細摩求情，求費肋孟接收成了基督徒的他，如同親愛的弟兄一樣，結語的 23~25節又有保祿慣用的形式：兩句附加問候詞和祝福詞。

內容與形式相符

除了主要受信者費肋孟之外，還有「姊妹阿丕雅」，「戰友阿爾希頗」，以及費肋孟家中的教會。與此相配，在結束信的25節，保祿不寫「願耶穌基督的恩寵與你」，而寫「與你們同在」。
歷史背景

費肋孟是相當富有的人，他有奴隸和比較大的房屋，可作為當地教友的聚會所。他大概住在哥羅森城。因為按照哥四9他的家奴隸敖乃息摩是那裏的人：「他是你們中間的人」。費19節的「至於你，你所欠於我的，竟是你本身」一句表示，他作基督徒的恩榮是因保祿而獲得的。

但是，他在哪裏奉教，書信未說。一定不是在哥羅森，因為哥一4~8暗示，保祿本人不認識哥羅森的教友，他只「聽過」有關他們的教友生活。給他們傳福音的是「親愛的同僕厄帕夫辣」（哥一7）。費肋孟奉教的地方大約是厄弗所城，這城離哥羅森不遠，並且保祿在那裏傳教兩年多。

費肋孟的奴隸敖乃息摩逃跑了，這是那時代多次發生的事。為主人算是不小的損失，而為逃奴也不無危險。常有被發現的可能；並有專捉逃奴的小組，發出通輯令亦非希有之事。

被逮捕的奴隸會遭受嚴厲的懲罰：如鞭打、烙印、甚至殺害。當時的法律不認他們有人的地位，而視他們是主人的所有物。逃奴們好跑到熱鬧的都市藏身，也能尋覓一個有庇護權的神明殿宇，如厄弗所的女神阿爾特米的廟；也有人尋找保護者，在主人跟前求情。敖乃息摩取了這一條路，去找保祿；那時保祿正在坐監。書信第一節，自稱是「基督耶穌的被囚者」。亦見第9節所說的：「為基督耶穌作囚犯的。」（附註：有些學者想，敖乃息摩是被捉拿而關在和保祿的同一個監牢裏。但是，如果如此，官方會把他解送到費肋孟家去。）

保祿與他發生了親密的關係。在他的影響下，敖乃息摩成了一個基督信徒。這是「我在鎖鏈中生的兒子敖乃息摩」（10節）的顯明的意思。在格前四15保祿以「…我在基督耶穌內藉福音生了你們」更清楚地表達了這個意思。

保祿在信中提及敖乃息摩為他所有的用處。他原來想把他留在他那裏。但是，他決定叫他回到費肋孟那裏去，並懇請費肋孟接受他「不再當一個奴隸，而是超過奴隸，作親愛的弟兄」（16節）。更進一步，保祿稱敖乃息摩「我的心肝」（12節），並且在第17節，寫道「…若你以我為同志，就收留他當作收留我罷！」在這裏值得提及收信者的名字。除費肋孟、阿丕雅，阿爾希頗之外，也提費肋孟「家中的教會」。意思是，要把信讀給在費肋孟家聚會的教友聽，其目的：保祿希望且願意，教友團體和費肋孟一樣，把敖乃息摩當弟兄收納。

敖乃息摩帶著這封信，能夠放心平安地回到主人家去。寫到這裏，我們便能夠解答標題的問題：費肋孟書，價值何在？

大概來說：這短短的書信使我們知道，保祿怎樣在一個具體而敏感的問題上應用他所作過的神學聲明，如「我們眾多的人，在基督內成為一身，而各人互相作肢體。」（羅十二5）和「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體。」（迦三28）。所以保祿勸他們：「要以兄弟之愛被此相親相愛」（羅十二10）。

以下將簡短說明以上所述。

1.保祿與敖乃息摩

敖乃息摩是一個奴隸。按著當時的法律，他沒有人的地位，而是主人的「所有物」，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也相當低下。

保祿與當時代的看法相反，不但承認敖乃息摩人的地位，而且與他發生親密的友愛關係，甚至愛他如同慈父愛自己的兒子一樣（10節），稱呼他「我的心肝」（12節）。他的愛正如基督的一樣。基督不但不顧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而且特別關心社會邊緣的人，或被社會棄置的人，如「稅吏和罪人」。
2.保祿與費肋孟

保祿給費肋孟所寫的這封短信有一個具體的目標：他希望費肋孟收下回到他那裏的逃奴敖乃息摩。他所用的方法值得我們注意。在第8~9節，他描寫了它：「我雖然在基督內，能放心大膽地命你去作這件該作的事，可是，我這年老的保祿，如今且為基督耶穌作囚犯的，寧願因著愛德求你。」

我們要注意的是：他意識到有宗徒的權威，但是他不願意利用。他以「我這年老的保祿，如今且為基督耶穌作囚犯的」一句取代他的宗徒權威。同樣他在書信的開始在他的名字上不加「宗徒」的頭銜，雖然在其他的書信（除得、和斐之外）他常這樣作。他以「基督耶穌的被囚者」來取代。

第10節他提出他請求的對象，就是他「在鎖鏈中所生的兒子敖乃息摩」。（「所生的兒」指施洗禮）。敖乃息摩領過洗，也就成了費肋孟在基督內的弟兄。這也是一分力量，應使費肋孟更樂意收下敖乃息摩。

第14節說明保祿用這方法的理由：「好使你所行的善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心。」

請再注意，收下敖乃息摩這一善事，對眾聖徒表現過「愛德與信德」的費肋孟（5節）不會拒絕實行﹗從這一方面來看，書信的6~7節其預備性的意義：「我祈求天主，為使你因信德而懷的慷概發生的功效，使你認清我們所能行的一 切，都是為基督而行的。弟兄，我於你的愛德，確實獲得了極大的喜樂和安慰，…」。寫了這一段後，保祿能夠繼續寫：「也許他暫時離開了你（請注意，他不寫「逃跑」），是為使你永遠收下他，不再當一個奴隸，而是超過奴隸，作親愛的弟兄…」（15~16節）。此後還有一句動人的話：「弟兄﹗望你使我在主內得此恩惠，並在基督內使我心舒暢﹗我自信你必聽從，才給你寫了這封信…」。（20~21節）。

結束以上所寫的可以說：這書信一面表示保祿富於深情的素性，另一面訓示我們，他愛的根源是基督的愛。用一句話描寫這 一短信，可以說，它是表達真愛的一項傑作。

這書信是在哪裏寫的？今天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學者們提出三個可能的地方。確定的是，它是保祿坐監的時候寫的（見1和9節），當時他能夠自由地迎接訪問者。宗徒大事錄提及保祿兩次坐監：先在凱撒勒雅（宗廿四23 27），後在羅馬（宗廿八16）。這兩地之外，部分的學者還加上厄弗所。

最早提出的寫信地方是羅馬，這也是直到現在傳統的意見。

保祿在厄弗所也坐過監一事，宗徒大事錄未提。

三座城中哪一座是保祿寫本書信的地方，則難以確定。如果說是羅馬，就該問：保祿打發敖乃息摩回到他主人費肋孟那裏而希望他能再回來；又請費肋孟「給我準備一個住處，因為我希望…主必要把我賜與你們」是可能的嗎？因為羅馬離費肋孟的住所（哥羅森）很遙遠。此外，一個逃跑的奴隸能夠走到這樣遠的地方而不被發現，似乎不可能。

若說是凱撒勒雅，也有以上有關羅馬所提及的難處，它距離得也相當遠。那就是厄弗所了嗎？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這意見。厄弗所距離哥羅森相當近（約170公里）。但是，為什麼宗徒大事錄不記錄這事？雖然它提及保祿曾在那裏長期傳教？答案是，宗徒大事錄也遺漏了其他的事，即我們從保祿書信所得知的事實。並且從保祿書信多處（如格後一8~9；十一23~24；格前十五32）可以推測這事。（附註：格前十五32「野獸」並沒有字面上的意思而是指人。）

既然無法確定保祿在哪一座城寫這封信，只好有條件地指出寫信的時間：

如果是羅馬，當在61~63年之間；如果是凱撒勒雅，則在58~60年之間，但必定是在他上訴凱撒之前；如果是厄弗所，就在54~57年之間，大約在離開那裏不久之前。

二、詮釋   

開端（1~3節）
作者是保祿「基督耶穌的被囚者」。他不用宗徒的權威，寧願以「被囚者」的動人語句來為敖乃息摩求情。

與保祿一同去信的是「弟茂德弟兄」。弟茂德是保祿最依賴而又忠信的一位同工。

「親愛的合作者費肋孟」是主要的收信人，保祿稱他為合作者，因為他提供房屋作為本地教友的聚會處，他大約也是這「家中教會」的首領。

「姊妹阿丕雅」大約是費肋孟的妻子。保祿稱他「姊妹」表示她也是信徒：初期的教友認為彼此有手足的關係。「我們的戰友阿爾希頗」：「戰友」的意思與「合作者」相同，更表明他使徒工作的辛苦與奮鬥。

「以及在你家中的教會」：在他家中聚會祈禱和舉行聖祭的本地教友。

「恩寵與平安」：「恩寵」不一定有我們慣稱為「聖寵」的意思，而更指天主對我們所懷的寵愛，一切恩賜的泉源，正如雅各伯書信所說：「一切美好的贈與，一切完善的恩賜，都是從上，從光明之父降下來的。」

「平安」：是希伯來語的shalom的意思。這意義相當廣泛，不但包括狹義的平安，也包括一切使我們的生活臻於完美的因素。

謝恩詞（4~7節）

保祿時常在他書信的開端後插入幾句謝恩的話，感謝天主賜收信者（教會或教友）信德與愛德的生活。此外，除表達自己由衷的謝意之外，也提醒讀者不要自滿而忘記所有的善最後是天主的恩賜。

從這裏直到信未問候與祝福詞的一切，都是給費肋孟一人寫的，保祿使他知道，自己在祈禱中常紀念他而感謝天主，因為他「對主耶穌和對眾徒所表現的愛德與信德。」（第5節）。保祿希望，「因信德而懷有的慷概發生功效，因他知道，（en épignōsei），我們所能行的善事，都是因基督的原故而行的。」（第6節）。

保祿在這裏所強調的費肋孟的愛和自己的希望，費肋孟的「信德懷有的慷概發生功效」，已經給書信的目標佈下動機，因為他求費肋孟的善事須有愛德和慷概之心作為條件。（附註：「聖徒」指謂教友，但「聖」字不表示他們的教友生活如何，只說他們領洗禮的時候被聖化。）

此後的7節：「弟兄，我由於你的愛德，確實獲得了極大的喜樂和安慰，因為藉著你，聖徒們的心都爽快了。」有同樣的作用，就是激發費肋孟愛德的慷概之心。

書信中心部分（8~20節）：寫信的目的是為敖乃息摩求情

8.~9.節：首先保祿強調他的宗徒權威：「我…在基督內，能坦然命你作該作的事」。「在基督內」的意思是，主基督給予他這個權威；「該作的事」指示他為敖乃息摩所要求的事。「可是我…寧願因著愛德求你。」意思是或是因著他對費肋孟所懷有的愛，或是費肋孟對「聖徒門」所表示的愛（見7節）。「寧願意求你」，求的人是「我這年老的保祿，如今且為基督耶穌作囚犯的」。請注意，保祿寫這信給他的「神子」（見19節），因此所提的「年老」和「為基督耶穌作囚犯的」這幾句，不能不影響費肋孟，促請他答應他的祈求，表現出他對保祿所懷有的愛和尊敬。

10.節：現在保祿才說明，他的要求，是有關「為我在鎖鏈中所生兒子敖乃息摩」，就是損害他而逃跑的奴隸。保祿稱他為自己的兒子，他的「神子」。敖乃息摩不是因此也成了費肋孟的弟兄嗎？

11.節：保祿現在承認敖乃息摩「曾一度為你無用的（這是〔敖乃息摩〕這名字的意思；是一句雙關俏皮話），可是，如今為你為我都有用了。」

12.節：保祿繼續寫：「我現今把他送回去，他是我的心肝」。費肋孟大約感覺到一點莫名其妙；有罪的奴隸，是「基督耶穌的被囚者保祿（1節）」的心肝嗎？

13.節：保祿表示他原來想把敖乃息摩留在身旁，「叫他替你服侍我這個為福音而被囚的人。」費肋孟是否聽出來了，在這句話裏隱藏著的請求，而打發敖乃息摩回到保祿那裏去了？我們不得而知。

14.節：保祿雖然意識到自己的宗徒權威，但沒有費肋孟的同意，什麼都不願作，為使他的善行「不出於勉強（因不敢抵抗〔宗徒〕的意旨），而出於甘心。」保祿尊重費肋孟的主人權利，同時指出甘心作的事才有價值，因為「天主喜愛樂捐的人」（格後九7）。

15.~16節：「也許他暫時離開了你…」；請注意：保祿不寫：逃跑了，却說離開（原文：echōristhē：被分離了，這被動語態暗示是按天主的意思發生的）。「是為使你永遠收下他，不再當奴隸，而是…作親愛的弟兄。」費肋孟與敖乃息摩的這新關係已不是暫時的了，而是往後常要存在的。這樣主人與奴隸的關係經過了一.個基本變化。正如保祿給迦拉達教友所寫的：「因為你們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人，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都成了一體。」（三27~28）。保祿繼續強調，主內的弟兄敖乃息摩與他們兩人的親密關係：「為我他特別是（親愛的），但為你無論就肉身方面，或就主力方面更是（這樣的）。」

17.節：保祿更進一步地附加：「所以若你以我為同志，就收留他當作收留我罷﹗」。費肋孟所尊重的宗徒與奴隸敖乃息摩認同。

18.節：「他若虧負了你或欠下你什麼？」；敖乃息摩大約偷了他主人的錢；或者為能有錢逃跑，或者因作了這事才逃跑了。「就算在我的賬上罷。」

19.節：「我保祿親手寫：我必要償還。」可見，保祿不缺少幽默。寫過格後十一27的他，怎樣能還奴隸敖乃息摩的債呢？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費肋孟也知道。（附註：「我親手寫」不必專指「我必要償還」一句，更可能指整封書信，因為保祿慣常口授他的信，而親手寫的只是結束信的問候與祝福詞。（見得後三17；羅十六22）。「至於你，你所欠於我的，竟是你自身…」這一句指示他因保祿所獲得的信德大恩，成了一個新的人，這新人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因為是永久而無終結的。

20.節：在這一節保祿最後一次懇求費肋孟：「弟兄﹗望你使我在主內得此恩惠…」（思高譯文），按照原文可譯為「是的，弟兄，容我在主內沾你的光；使我的心在基督內爽快﹗」（附註：「在主內」，「在基督內」是保祿一再用的說法，表示他與基督親密的關係，使我們想起他在迦拉達書所寫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我現今在肉身內生活，是生活在對天主子的信仰內；祂愛了我，且為我捨棄了自己。」（二20）。）

書信的結尾

21.節：「我因確信，你要聽從，才給你寫了這信，我知道，你連超過我所說的也會作」。保祿以「超過我所說的」希望費肋孟要作什麼？他信中所求的只是把敖乃息摩當親愛的弟兄（16節）和當作收留他（保祿）（17節）而收留。此外他還希望什麼？解放敖乃息摩和打發他回保祿那裏去？這是可能的。

22.節：「同時（請你）給我預備住處，因為我希望，因你們的祈禱，主必把我賜與你們。」可見，保祿寫信時的情況使他樂觀，他似乎已計畫被釋放後要作的事。「被賜與你們」一句能夠包含往他們那裏去的決心。

23.~24.節：問候和祝詞。每封信如此結束。保祿提出五位和他在一起的合作者。這表示他的監禁不是很嚴格的，至少在他寫信以前如此。

附錄

這書信的真確性，學者都承認。它從開始被列入了保祿書信集。但是一些學者以為難以了解，為什麼這短短而富於個人情味的書信被保存了，而其他的格前五9，格後二4，哥二4所提及的三封却沒有。為此有一些學者推測，敖乃息摩可能在早期教會擔任過相當重要的角色。實在，按照三八O年左右寫的冒充「宗徒憲法」（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的書，敖乃息摩當過在馬其頓省的貝洛雅城的主教。這是否根據歷史性的傳說？則難以確定。近來還提到過另外一個學說，就是：我們的---敖乃息摩是否與安底約主教聖依納爵在被解送羅馬時所遇見的厄弗所主教敖乃息摩是同一個人。但是這可能性不大，因為那時候敖乃息摩大概已經去世了。（提及這相遇的依納爵書信，是一一七年左右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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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檔案未經整理
